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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之行对杜威多元文化观念及

民主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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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中国语言文化中心，广东珠海 ５１９０８７）

　　摘　要：１９１９年至１９２１年，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大师约翰·杜威，应其中国弟子之邀，对当时正被五
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中国，进行了为期约两年三个月的访问。杜威访华，并非仅仅是中国学界和教育

界一边倒地去主动接受西洋文明，相反这一文化盛事是在双向交流（ｔｗｏｗａ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的路径下完
成的。关于杜威是如何影响民国教育，学界已多有论著。值得注意的是，在访华之后，杜威本人的思想

观念也因其中国之行而发生了微妙的转变。相较于前者，此一议题相当长的时间内乏人问津。在此文

中，笔者主要依据杜威的相关著作以及其他学者研究杜威的论述，力图解析杜威的中国之行是如何塑

造（ｓｈａｐｅ）他对文化多元性（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与民主政治的观点和态度。
　　关键词：杜威；五四运动；双向交流；文化多元性；民主观点

　　

一、中国之行与文化多元性

在杜威访问中国之前，他的文化观和国际主义观点深受其美式民主思维的影响。在１９１４年一战
爆发后，杜威积极支持美国派兵介入一战，他认为美国参加欧战，将会大大促进民主理念在欧洲乃至国

际社会的传播和影响（Ｄｅｗｅｙ，１９１７）。同时，他也笃信美国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德作战，无疑将加速世界
主义（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在全球范围的传播（Ｄｅｗｅｙ，１９１７）。杜威的这一看法，与当时美国总统伍德罗·
威尔逊（ＷｏｏｄｒｏｗＷｉｌｓｏｎ）的民主主义理想非常契合，即是战争将成为实现民主政治和建立世界政府的
一种必须之手段。正如有学者在其著作中所指出的：“杜威对战争的态度是，战争本身是邪恶的，但是

如果战争不得不被使用以弘扬推进民主制度在美国本土之外，同时又可深化理想主义于美国本土之

内，那么杜威则选择支持他曾为之担忧的战争。”（Ｍａｒｔｉｎ，２００２，ｐ．２６５）值得一提的是，杜威虽然希望有
美国加入的欧战能有效遏制传统的欧洲主权理论的扩张，为日后建立世界主义政府开辟新的路径，但

当时的他所秉持的仍然是以美国为本位的历史与文化之视角，他所崇尚的所谓世界政府自然也被抹上

了浓浓的美利坚色彩。当论及杜威支持美国参战的缘由时，美国学者 ＡｌａｎＣｙｗａｒ提出了极有见地的看
法：

杜威视美国已为当时的世界提供了最具价值的政治和文化模式，在同一层次上，爱国主义使

他得以深刻体认存在于英国、法国和美国之间极其亲密牢固的意识形态纽带，在更深的层次上，他

则预见美国将在战后秩序的重建中扮演极其特殊的角色。（Ｃｙｗａｒ，１９６９，ｐｐ．５７８－５９４）
当杜威沉浸在美国式的理想主义时，有意思的是，中国之行却给了这个美国学者一个绝佳的机会，

从一个非西方，更确切地说，非美国的立场与视角，去观察和思考国际社会和人类的文明。杜威来华之

际，适逢五四学生运动爆发，他以极大的热情密切地关注着学潮的势态。在中国停留了短短数周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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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美国哲学大师便敏锐地意识到此一古老的民族正处于前所未有的转型和剧变的时刻。中国瞬息万

变的局势，常令杜威有目不暇接之感，他在一封家信中兴奋地写道：

学生们游行了。就目前来说，他们赢了。只要谈到中国，我就拒绝预测后天会发生的事情

……如果你想着我来中国还不足六个星期呢，你就会承认，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真正的生活。在美

国国内，人们觉得中国很稳定，一成不变，但是这里确实发生了改变。这里是这个世界最大的万花

筒。（约翰·杜威，爱丽丝·杜威，２０１６，第２２１－２２２页）
通过对五四运动的近距离观察，他发现远东之危机“比我们美国本土的人所认为的更严峻”（约翰

·杜威，爱丽丝·杜威，２０１６，第１６４页 ）。他在一封寄给美国友人的信中更是称中国当为一个学习国
际政治的绝佳之地（Ｗａｎｇ，２００７）。由此可见，杜威对五四学生运动的思考，超越了学生运动这一事件
本身，而朝着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层面延伸。如果从宏观的角度去审视，五四运动不仅仅是一场学生运

动，也是一场触及到思想和传统的文化运动。中国自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后，一直在努力寻
求由前现代王朝国家向着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在此旧制度业已崩溃，新秩序尚未形成之际，各种思

潮在五四后的十年内澎湃汹涌，缠斗互补，开启了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极其生动活泼，多元激荡的局

面。而这一切，对于一个思想深深植根于美国新英格兰地区文化传统，初履中土的美国学者而言，都是

百年难遇的。

置身于复杂多变，新旧交替的中国文化与政治时局，杜威逐渐学会了以比较的眼光来审视中美两

国的文明。抵华不久，当触及到美国民主传统这一议题之时，杜威强调“谈到美国的民主发展，我评论

说，美国人不需要依赖政府做什么，而是自己直接去做……中国人在社会上是非常民主的人，但是他们

高度集中的政府败坏了这一切”（约翰·杜威，爱丽丝·杜威，２０１６，第２２３页 ）。同时，他也发现相较
于各行其是的美国人，中国人就如蜜蜂群体一样，是高度社会化的民族，集体主义和人群依赖在民族生

活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约翰·杜威，爱丽丝·杜威，２０１６，第２２３页）。随着旅华时间日久，杜威深刻
地察觉到了中国人所秉持的与西方人所截然不同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在１９２０年，他在《中国政治
中的新酵母》（ＴｈｅＮｅｗＬｅａｖｅｎ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一文指出：

对于那些学习政治与社会发展史的学生而言，中国呈现了一派最激动人心且富有智慧的局面

……我们已经视一个能贯彻正义和保护个人权利的政府机构存在于世人之间，为天经地义的事

情。我们依赖于常规有序的法律和审判程序来调解争端，我们已视此为生活所呼吸之空气一样稀

松平常。而在中国，即便没有这样的支持和保障，生活依旧运行。寻常中国百姓生活的平和与秩

序仍然得以维持不坠。如果你读了一本有关中国的书，你将会发现中国人可谓世界上 ‘最守法之

人’。被此事实所触动，（在中国的）的某位旅行者常常会拘泥于此一现象。他拙于发现这类（中

国式的）守法行为，实则自始至终地显示了（中国老百姓）对在西方人的世界里，与法律相关联的每

件事情的鄙视，他也不会察觉到即便是没有法庭、没有司法和审判制度与法律官员，中国人也一样

照旧生活。（Ｄｅｗｅｙ，１９２０，ｐ．４１）
有鉴于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重大领悟，杜威开始清醒地意识到对国际主义的倡导不应该只立足于

美国视角，而是需要建立在对不同文化的理解与包容之上的。在１９２１年，杜威在其另一篇文章 《如中
国人那样思考（Ａｓ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ｈｉｎｋ）》表达了以下的观点：

如果我们更深刻地去思考，我们意识到许多冲突和抵牾都根源于一个事实，即是不同的人们

都拥有各自不同的习惯（ｈａｂｉｔ），而从这些习惯中，又生出了根深蒂固的哲学。他们不能彼此理解，
他们互相误解对方……那些易激起国际社会纷扰的氛围是因为由来已久的误解而造成的，而这些

误解其实皆可溯源于不同的生活哲学。如果我们要采取步骤去抑制这样的氛围，去改善剑拔弩张

的国际关系，我们必须开始尝试着去努力理解彼此的生活哲学。（Ｄｅｗｅｙ，１９２１，ｐ．２１８）
顺着此一思路，杜威在同一篇文章中更深入地论述道：

当前人们普遍相信太平洋将会是下一场人类灾难发生的场所，更有一种致命的信仰是黄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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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白种人之间的冲突是上天注定的，这样的信仰表现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上的缺陷，即不同文

化之间的相互理解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成功地理解彼此，一些能促进彼此共同目的合作

的方式将被发现。如果我们忽视因误解而可能加剧紧张气氛的因素，任何想要缓解经济争端的策

略都会被证明非常肤浅，以至于迟早得失败。（Ｄｅｗｅｙ，１９２１，ｐ．２１８）
综上可见，杜威在其访华后，尝试着将对文化多元性的理解同与国际主义的观点联系了起来。两

年的访问也使杜威对中国产生了极深的友好情谊。回到美国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杜威一直在为中

国的命运鼓与呼。为了使美国社会更多地理解中国，也为了唤醒美国公众对中国主权独立的尊重，他

连续发表了与中国有关的文章，如《美国和远东（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ｎｄｔｈｅＦａｒＥａｓｔ）》《中国为一国或一市场乎
（ＩｓＣｈｉｎａａＮａｔｉｏｎｏｒａＭａｒｋｅｔ）》《吾人应以国家之礼待中国 （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Ｄｅａｌ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ａａｓＮａｔｉｏｎｔｏ
Ｎａｔｉｏｎ）》等等。在１９２７年，他撰文反对美国政客克罗泽尔提出的对中国内政进行的“善意”的干涉，以
帮助中国摆脱困境的企图。在该文中，杜威基于其从中国五四运动中所获取的宝贵历史经验，强烈批

评了美国政客对中国国情的隔膜与漠视。他说：

即使他（克罗泽尔）关于中国的观点曾经大体是正确的，他也遗漏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他

没有估计到近几年民族情感的不寻常发展之下，中国人对善意干涉可能接受的程度……八年前，

中国抵制日本人的运动才开始的时候，我刚好在那里。这场运动是由学生发起的。亲日的政府并

没有支持运动，反而试图通过武力镇压运动。在短短几个星期内，内阁被推翻了。普遍认为，这一

抵制运动对日本利益的损害如此之大，从而使日本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杜威，２０１５ａ，第１５１
页）

接下来，他更直言不讳地指出：

克罗泽将军想把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团结起来，将帮助另一个国家（一个像中国那样有着如

此不同习惯和传统的国家）作为其惟一目的，这一理想是在我们生活的世界只是一个梦……中国

需要我们的帮助。但中国需要耐心的，富于同情的和教育性的努力，以及缓慢的思想交换和交流

过程，而不是通过武力加于其上的外国统治。（杜威，２０１５ａ，第１５１页）
其实杜威的这种以文化和教育渐进的方式来改良中国社会的主张，在民国时期的二十、三十年代

正被中国的教育家们（胡适、蒋梦麟、陶行知、郭秉文、梁漱溟等）在高等教育、中小学教育乃至乡村教育

的各个领域大力推广和实践。而在对杜威学说的理解和运用上，文化多元主义其实也被这些中国学人

所秉持和贯彻。比如说，梁漱溟，这位新儒学的创始人，在其于山东邹平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别具

一格地将儒家传统里的“礼乐”精神和杜威的“教育即生长”等思想糅合起来，为美国实用主义与中国

古老的儒家文明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Ｙａｎｇ，２０１６）。
稍后几年，当日本于１９３１年挑起“九一八”事变，公然侵占东北后，杜威撰文严厉抨击日军的侵略

行径，并揭示出日本历史中长久的锁国和排外文化传统，兼之以当今日本政府的新闻封锁政策，塑造了

日本国民狭隘的国际视野，这直接导致了他们对军国主义的盲从和支持（杜威，２０１５ｂ，第 １６８－１６９
页）。很明显，和一战时期的杜威相比，此时的他已经相信和谐公正的国际社会的构建，需以对文化多

元性的理解和尊重为前提，而固步自封的文化中心主义，则是对世界和平的极大危害。两年访华的经

历不仅使得杜威对中国及远东有了全新的认识，也开启了杜威漫长的环游世界之旅。在１９２４年至
１９３４年间，杜威接连访问了土耳其、墨西哥、俄国、南非等国家，并发表了与所访国家的文化与教育相
关的大量文字。诚然，以中国之行为起点，杜威的思想得以走出美国，与世界其他的文明交流互动。

二、中国之行与民主思想

当中国之行促使杜威拓宽其文化视野时，他对民主的理解也随之有了极大的发展。１９１６年，当杜
威出版其代表作《民主主义与教育》时，曾精辟地在书中阐述了有关“民主”的定义：“民主并不仅仅是

一种政府的形式，它首先是一种联合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共同交流经验的方式”（Ｄｅｗｅｙ，１９１６，ｐ．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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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地说，杜威这本书是１９世纪末和２０世纪初美国工业文明和都市化的产物。因此，在写《民主主义
与教育》之际，杜威理所当然地以美国文化的角度去观照和诠释民主。有学者指出，在１９１６年时，杜威
的民主观点，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其当时对文化生活所持的单一性的观点。也就是说，当时的杜威是反

对文化多元主义的（Ｒａｖｉｔｃｈ，２００１，ｐ．２１）。相比之下，在出版于１９２７年之著作《公众及其问题》（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ｄＩｔｓＰｒｏｂｌｅｍ）中，杜威则对民主有了不一样的解读。他总结道：

对于一个地方性社区而言，若有循序渐进的发展与交通流动，是否还有可能保持其稳定和谐？

那些跨越地域联结，难以计数的，浩瀚的，和精妙复杂的思潮是如此的起落回环，以至于它们将倾

泻出宏大丰富的内涵，这些内涵将成为潜在的载体，进入到人烟稠密且彼此紧密接触的微型社区

里……据说为着世界和平计，我们须能理解外邦之人。我不知道，我们对我们的邻居到底了解多

少？也有人言，若一个人不爱他目所能及之人，他也不会爱他从未见过之上帝。若无紧密之社区

经验所带来的对邻人的洞察力与理解力，居住偏僻的人们自当更鲜有被实实在在关注的机会。一

个非芸芸众生之人，可能会被激发起钦佩、模仿、盲从、狂热的党派之争、英雄崇拜等情绪，但若无

爱心和理解，他的影响力也仅能止步于咫尺之地。民主须从当地起步，而民主的家庭也当为睦邻

友好的社区所在之地。（Ｄｅｗｅｙ，１９２７，ｐ．３６８）
显然，杜威的民主论述在此时此刻已经糅合了基于文化与族群相互交融渗透的博爱思想。也就是

说，杜威已经相信民主社会的形成应当建立在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的联合之上，民主和文化的多元

性是相辅相成的。以此为视角，杜威对美国的民主制度进行了更深的思索，他的视野也由此延伸到了

种族歧视等重大议题上来。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当美国遭遇经济大萧条时，杜威挺身而出，为少数族裔

和有色人种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辩护（杜威，２０１５ｃ，第１８５－９０页）。他强调只有当有色人种被公平公正
地对待时，美国才真正结束了奴役民众的时代（杜威，２０１５ｃ，第１８５－１９０页）。

相较于《民主主义与教育》，杜威１９３９年所发表的《自由与文化（Ｆｒｅｅｄｏｍ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进一步拓宽
了民主的外延。民主并不仅仅是一种联合和交流方式，更是由研究和表达的自由、对不同意见的听取

和包容、文化多元主义、公民合作的意识等几股合力交汇促成的。正如他在该书中所总结道：

一种美国的民主制度，只有它在自己的行为中，证明了多元的、部门和实验的方法对于保障和

维护人性力量仍在增长的效能，以及证明了这些方法服务于合作的且是自愿合作的自由的效能，

才能对世界有所贡献。（杜威，２０１５ｄ，第１６５页）
１９４１年，美国即将被卷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杜威在一篇名为《民主的基本价值和忠诚（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Ｌｏｙａｌｔｉｅｓｏｆ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的文章中，批评美国的民主：
黑人奴隶制所带来的反民主的遗产，使我们习惯于狭隘地对待有色人种，这与我们宣称的民

主信仰不符。宗教教义被用来鼓动反犹太主义。仍然由许多人，太多的人，毫无顾忌地种植和表

达偏见，仿佛这是他们的权利；却意识不到这种狭隘的态度污染了民主所拥有的基本仁爱之心，离

开它，民主只是一个空洞的说法。（杜威，２０１５ｅ，第２０１页）
他在该文中提醒美国公众，爱国主义或者是民族主义对民主可能造成的伤害：

民族主义，在我国表现为“美国第一”，这是导致集权主义的有利 因素之一。有人只是说了说

要消除民族主义，就已经引发一些被误导的人开始同情纳粹。博爱是愿意一起工作，它是合作的

本质。它从来没有广泛实现过，这是造成当今世界局势的重要原因。（杜威，２０１５ｅ，第２０１页）
这些论述清晰地显示杜威的民主思想已经彻底摆脱了美国中心主义的观点的束缚，朝着更为广阔

的天地演进着。值得中国人铭记的是，１９４２年，当美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杜威公开地站在了中华民族
一边，呼吁中美携手同心，打败日本法西斯，为世界和平作贡献。在《致中国人民（Ｍｅｓｓａｇｅｔｏ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一文中，杜威写道：

你们国家和我们国家，中国和美国，都是热爱和平，对其他国家没有图谋的国家……美国会赢

得整个战争，美国和中国会战胜日本，在这个问题上就像太阳将在明天升起一样毫无疑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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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战争中和你们，和你们周围国家的人民一起，我们将坚持到底，直到全部胜利属于我们。（杜

威，２０１５ｆ，第２９９页）
此外，他还对中华民族于战后的复兴寄予了极大的期望：

在这个新世界中，你们确保了东亚精神领袖的地位，你们悠久的文化传统和当前的应用斗争

足以赋予你们这一地位……即将到来的胜利将恢复中国悠久恰当的领袖地位，这有助于人类精神

的发展。（杜威，２０１５ｆ，第２９９页）
为了鼓舞中国军民战胜日本的信心，杜威的这份致中国人民书被制成了成千上万份传单，由美国

空军抛洒到了中华大地上 （Ｍａｒｔｉｎ，２００２，ｐ．２６５）。此时此刻，在这位美国教育家的心中，中国和美国的
命运是休戚与共的。１９４６年，也即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年头，在教育家蒋梦麟先生的倡导下，中国教育
界拟邀请已经８７岁高龄的杜威再度访华。不幸的是，他恰巧身染疾病，其健康情况不允许他远涉重
洋，其二度访华之事只能搁浅 （Ｍａｒｔｉｎ，２００２，ｐ．３２７）。这对杜威和中国而言，都是至为遗憾之事。此后
终其一生，他再未踏上中国半步。

三、总结

总的来说，杜威于五四时期访华，无论对于中国还是杜威，都是弥足珍贵的文化和教育经验。对于

中国一方而言，杜威的到来无疑加深了中国学者对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的兴趣，为民国年间的教育

改革提供了一剂强有力的美国处方。同时，中国之行也令杜威获益良多。通过对相关文章和论述的梳

理和分析，笔者发现杜威的中国之行对其无论是在文化观念上还是民主思想的层面，均有深刻影响。

如果说一战时期之杜威，尚习惯于从美国优先的视角去看待国际世界，在两年多的中国之行后，杜威则

逐步从以美国本位构建的国际观中解脱了出来，积极倡导以文化多元性为基础的国际主义理想。相应

地，文化多元主义也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杜威对民主社会的理解。从中国返回美国之后，民主在杜威

的眼里，并不仅仅是美国社会中民众之间生活的联合与资源的共享，更意味着对不同文化背景之群体

的理解和包容。更是有学者指出，中国之行对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也有了相当的刺激，导致杜威

于晚年之际重新思考了其教育哲学中的“习惯（ｈａｂｉｔ）”和“风俗（ｃｕｓｔｏｍ）”这两个重要概念（Ｅｄｅｌ，Ｆｌｏｗ
ｅｒ，１９８１，ｐｐ．ｘｘｉｉ－ｘｘｉｉｉ）。
１９４９年后，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杜威的哲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了中国大陆学术界

和教育界口诛笔伐的对象。在排山倒海的声讨和批判的浪潮中，杜威不再是那个曾为中国命运鼓与呼

的美国朋友，相反却成了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文化侵略的代表人物（曹孚，１９５５，第２９２－３３２页）。
改革开放之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氛围中，杜威的哲学又得以在中国“重光”。如今，越来越多的

中国学者正关注着杜威，研究着他的思想和学说，他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也成了中国高校教育专业学

生的必读书籍。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开始思考杜威访华所蕴含之深刻的历史与哲学

的意涵。２０１９年美国的杜威研究会甚至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市举办了以“杜威和中国”为专题的年度研
讨会。由此，杜威访华是中国近现代思想、教育、文化史的一部分，亦为杜威本人及其美国教育史之不

可或缺的一页。杜威与中国的这段共享历史（ａｓｈａｒｅｄｈｉｓｔｏｒｙ），为我们昭示了一个浅显易懂却又隽永
深刻的道理：任何一种思想，唯有与其他文明交流和对话，才能历久弥新，也唯有交流与对话，方能持续

加深我们对文化多元性的理解和尊重，而这一切对良好国际秩序的建构都是大有裨益的。２０１９年为杜
威访华与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建交四十年。谨以此文，献给这一

意义非凡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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